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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研究视角下

“弹幕”的生成机制及其亚文化意义

闫方洁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弹幕”是新媒介语境下青年亚文化的新形态之一，它的产生是作为“生产式”受众的青

少年与“开放式”媒介文本进行对话，并依照自己的旨趣来重构话语和符码的结果。“弹幕”是青

少年通过对媒介文本的不规则解码以及戏仿、拼贴、挪用等语言策略，生产出与初始文本意

义相断裂的二级文本。“弹幕”以其所具有的族群性、草根性、颠覆性、戏谑性等特征为青少年

构建起一个具有风格的、独立自足的精神空间。青少年在其中通过区隔化的沟通和社交获得归

属感，通过对主流文化的象征性抵抗宣告话语权，通过仪式化的网络狂欢逃离日常生活实践

与社会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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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幕”，顾名思义就是像子弹一样的字幕，它

是一种穿插在视频节目中的评论形式，大量、密集

的文字评论在屏幕上自右向左飘过，即时对视频内

容发表赞叹或吐槽。“弹幕”最早源自日本的动漫

游戏网站，后经A站（Acfun弹幕视频网站）和B站

（Bilibili弹幕视频网站）引进国内，最初的弹幕爱

好者多为ACG（动画、漫画、游戏）一族。近年来，

随着爱奇艺、优酷、土豆、乐视等主流视频网站开

始增设弹幕功能，弹幕的使用人群逐渐扩大，但在

年龄轴上仍集中于“90后”和“00后”。以B站为例，

常年活跃在该站的用户绝大多数年龄为15至25岁。

毫无疑问，弹幕已经成为新媒介语境下青年亚文化

的一道新景观。从媒介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借助

霍尔、菲斯克、德塞托等西方学者关于受众、传播

及亚文化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范式，我们可以完整地

把握弹幕的生成机制与逻辑，并窥见其背后的象征

价值与心理意义。

一、“弹幕”生成中的主客体：“生产式

受众”与开放、多义的媒介文本

以青年亚文化研究见长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反对

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描绘成“文化白痴”的做法，他

们把受众置于研究的核心，并将其塑造为“积极的

生产者”，而弹幕的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伯

明翰学派的理论主张。概括来说，弹幕的生成需具

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青少年不再是媒介

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生产式”受众，这是弹

幕生成的主体条件；另一方面，视频节目等媒介文

本在内容上也不再被视作具有稳定结构的统一整

体，而是成为开放且多义的文本资源，这是弹幕生

成的客体条件。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自媒体’时代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机遇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4CKS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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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生产式”受众在面对媒介文化时往

往表现出以下特征：其一，他们不是毫无鉴别力的

群体，而是积极主动的阅读者；其二，他们是一个

具有自主性的群体，能够在阅读媒介文本的过程中

与之互动；最后，他们不是消极等待被构造和被驯

化的群体，“而是文本的积极意义的生产者”。[1]在

“生产式”受众看来，影视、视频等媒介内容都不再

是具有严密逻辑和固有结构的统一体，而是可以进

行多重解读的“开放式文本”。“开放式文本”的提法

借鉴了文学理论家艾柯的“开放的作品”的概念，兼

具巴特“作者式文本”以及菲斯克“生产者式文本”的

部分性质，具体而言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它的意

义场不是封闭的，它为受众的二度生产提供了可

能；其二，它本身就包含了与其目标相悖的多元意

义，其内容上存在着裂缝和间隙。其三，它并非一

个既定的文本，而是生成性的。事实上，“生产式

受众”与“开放式文本”是共生的，开放式文本必然

吸引生产式受众，生产式受众必然造就开放式文

本。弹幕的生成过程便是作为生产式受众的青少年

与开放式媒介文本进行对话，并依照自己的旨趣来

重构意义和话语的过程。

弹幕一族大多是“90后”、“00”后，由于正处于

人生的学习期和成长期，一般而言他们尚未拥有较

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在现实社会的权力秩序

中，他们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但是青少年独有的反

叛意识以及自小成长于崇尚发展和创新的现代社会

中的生活经验，驱使他们极其渴望在其他可能性的

空间中挑战现有秩序、突破既有框架，创造出具有

强烈个人标签的新事物。因此，在颇具平民色彩和

民主色彩的网络等新媒体空间中，他们通常会化身

为主动积极的消费者，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创作欲望

使他们在阅读媒介文本时变得“躁动”且“不安分”。

而媒介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越开放，就留给青少年

越大的间隙与空白进行二度创作。

在当下的新媒介语境中下，越来越多的节目、

视频一改过去传统广播电视节目的“同一化”叙事逻

辑，其主题、人物及节奏设计都充满了矛盾感和多

义性。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网络综艺节目《奇

葩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文本，它的叙事形式

是轻松的，但它的辩题和嘉宾本身都充满争议，它

不设定规则来控制受众的行为，它鼓励受众的有效

互动，“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

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

一些裂缝达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2]这样一

来，受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就可以从中选择特定的

片段和意义作为他们消费、加工的对象，并从中获

得快乐。因此，在观看节目的同时频频吐槽、“视

频与弹幕齐飞”，就成为很多青少年阅读类似《奇葩

说》等媒介文本时最常见的方式。

综上所述，新媒体语境下的媒介文本“不是意

义和快乐的容器”，“而是意义和快乐的唤起者”。

换言之，媒介文本与青少年之间的互动并非“传

播-接受”的单向、封闭、线性模式，不是媒介发

送讯息给受众，而是受众赋予媒介文本多种意义。

也即是说，在弹幕一族看来，观看视频节目时不仅

要“释出义”，更重要的是“释入义”。所谓弹幕正是

青少年群体以原有媒介文本为基础进行“二度加工”

的结果，是其作为草根阶层在新媒介平台上充分释

放自身创造力的产物，弹幕的生成过程便是青少年

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自身经验，与媒介

文本进行协商并再塑意义的过程。

二、“弹幕”内容的符号学剖析：解码、

二度编码与风格的建构

法国文化研究学者德赛托认为：“分析电视图

像（表现）和在电视机前停留的时间（行为）必须对文

化消费者在这段时间内运用电视图像‘制作’的内容

进行研究。”[3]同样的，要研究青少年在新媒介语境

下的亚文化实践，就必须对弹幕的内容及其制作逻

辑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借助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在

符号学的视域中，弹幕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文本”，

它总是由一定的语言符号根据一定的逻辑构成并传

达着某种意思。然而，与我们所说的“媒介文本”的

不同之处在于，弹幕是一种叠加在原始文本之上的

二级文本。通俗来说，所有的弹幕均作为视频的附

着物与之同时播放，弹幕依托于原始视频却不隶属

于它。在这一二级文本的生成中，青少年承担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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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者和二度编码者的身份，他们在原有媒介文本的

意义空间中通过“扭曲”、“置换”、“改写”、“挪用”

等一系列实践策略，建构出不受初始文本符码规则

限制的、具有鲜明个人和群体特色的符号体系和意

义结构。

青少年所热衷的弹幕内容大致有两类：一是

“科普类”、“资源类”；二是“吐槽类”和“空耳类”。

第一类弹幕是对初始视频文本的解说、延伸和拓

展，第二类弹幕是指对初始视频文本的戏谑。“吐

槽”和“空耳”都来自日语，前者本意是指从对方的

话语或行为中找出漏洞作为切入点，发出带有调侃

意味的感叹或疑问，后来也指揶揄、挖苦和找茬。

“空耳”是日语“幻听”的意思，本意指将原本歌词用

另一种语言中语音相似但意义却毫不相关的文字

写出来，后来泛指音译中恶搞、双关的文字游戏。

这两类弹幕生成的第一步均源自青少年对原有文

本的“不规则” 解码。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霍尔认

为，以符号为载体的大众传播往往是不对称的，受

众基于自身知识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差异在接收信息

时一定会做出不同的解读。作为“弹幕一族”的青少

年对媒介文本的解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霍尔的观

点相契合。也即是说，他们并非在初始编码者所期

待的范围内对视频文本做出解构，例如被他们放大

的“焦点”往往只是原文本中一个极其微不足道的细

节。相反，随着他们对信息的提取和解读，初始编

码者的意义系统常常面临被侵蚀和被消解的危险，

甚至发生断裂与背离，这种断裂与背离在空耳弹幕

中表现得更为透彻。弹幕生成的第二个步骤来自青

少年不受初始文本符码限制的二度编码，也即是

说，他们在二次创作弹幕的过程中采用了与原编码

者视角截然不同的符号体系。“挪用”是青少年二度

编码时最常采用的语言策略，具体来说又包括“戏

仿”和“拼贴”两种创作形式。

戏仿和拼贴均是跨语境的，前者是指在新的作

品中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

戏的目的；后者是指将原有作品中的不同部分尽量

巧妙或适得其反地整合在一个文本中，使其呈现出

与原有面貌大不相同的气质。在A站、B站等弹幕

视频网站中，很多备受追捧的弹幕视频都来自对流

行大众文化的挪用。例如，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

义》里诸葛亮痛骂王朗“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

之人”的片段，就被制作成“鬼畜”效果的弹幕视频

并广泛流传；《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大话

西游》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都成为弹幕一族

的创作素材。在青少年的这种“挪用”文化实践中，

初始文本中所酝酿的丰富内容和价值则被置于远

处，它们转化成空虚寄生的形式，退化成空洞的、

可以被操控的能指，之后又被全新的所指填充，表

达截然不同的情境和概念。换言之，挪用的过程就

是能指要件以不同方式被置换的过程，而任何一个

能指要件的置换都会使它的所指偏离原有的轨道，

甚至颠覆原有的所指，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这

便是弹幕生成的符号学逻辑。

在青少年看似随意地玩弄能指与所指的背后隐

藏着他们的根本目标与精神旨归——即“风格”的构

建。风格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意图的传达”，“有

意图的传达属于一种不同的秩序。它自成一体，是

一种显而易见的建构，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选择”。[4]

弹幕作为青少年的二度创作，就是他们将自我姿态

或态度注入某种文化符号的过程。换言之，他们把

愉悦和挪用的谋略带入他人的文本中，并将其改造

为“适宜居住”的属我场所。他们在媒介文本原本的

空间中被引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青少年的“另

类”、“无厘头”、“二次元”的世界。借用德赛托的

隐喻，初始的媒介文本变成了“移动的岩层、空间

的游戏”，“变成了可以居住的空间，就像出租的公

寓一样……房客……通过自己的举止和记忆来对公

寓进行改变和修饰……通过重音、自己的‘花招’等

向语言中加入自己的方言和自己的故事”。[5]

三、“弹幕”亚文化的心理意义：族群

认同、弱抵抗与仪式化狂欢

任何一种亚文化都是被特定的人群建构出来

的，且每种独特的亚文化内部结构都表现出有条不

紊的特征与有机的联系，亚文化成员通过彼此之间

的一致性理解着他们所生存的世界，弹幕亚文化同

样如此。在现实中，尽管弹幕对于不同青少年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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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尽相同，有的人以此作为生活中的主要范围，

有的人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娱乐以减轻生活的单调

乏味，有的人将其作为逃避的手段以暂时性脱离周

围环境，等等，但同属弹幕一族的他们都分享共同

的语言，保持着兴趣爱好与价值观的象征性一致，

并借由弹幕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群体内部的完整、独

立、自足的精神空间。

其一，青少年借由弹幕进行区隔化的沟通和社

交，并由此获得族群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方面，弹幕是一种“区隔化”的活动。作为被

特定青少年群体建构出来的亚文化，弹幕所呈现出

来的形象与那些被主流和大众文化所欣赏、赞同的

形象存在明显的区别，青少年则以这种区别宣扬着

自己的“他者”。弹幕最早起源于“二次元”爱好者和

“御宅族”，对于在传统社会成长起来的父辈而言，

二次元和宅文化就像无法理解的异度空间，青年人

则以父辈极为陌生的画面、视频、语言在自我与成

人世界之间筑起一道高墙。对“高墙”之外的非族群

成员来说，屏幕上无序且频繁飘过的弹幕给观影带

来了极大的困扰，“高墙”之内的他们却乐在其中。

尽管弹幕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所知晓，随着爱奇

艺、优酷等主流视频网站纷纷开设弹幕功能，弹幕

作为一种亚文化貌似已经被收编，但事实并非如

此。主流视频网站开设弹幕功能的目标群仍然是小

众的，其他非弹幕爱好者在观看视频时可以随时

关闭弹幕。弹幕一族作为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依

旧以A站和B站为主要活动平台，通过内容和技

术的双重偏向为弹幕建立了一个无形的“准入”机

制。他们拥有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共同偏好某

些主题，会对特定的情节、画面、声音产生反应。

那些在弹幕中所有被挪用的文本，包括其原来的

形式以及改造过的形式，都与他们的关注点保持着

高度的“相关性”与“同构性”。被挪用的文本在弹幕

中重新组合起来使青少年获得了共鸣，他们感受到

自己信奉的价值获得了反映和保持，由此产生了一

种与外界相隔绝的秘密性认同。

另一方面，弹幕是一种具参与度极强的社交活

动。弹幕可以被看作是继微博、微信之后兴起的又

一种新媒介时代下的社会交往方式。不同的个体将

注意力集中于同一个视频内容之上，通过弹幕来表

达自我的情绪、分享情感、产生对话与交流。同

时，由于弹幕的显现和反馈是即时性的，你来我

往、嬉笑怒骂的文字不断从屏幕上飞过，显得妙趣

横生、喧嚣热闹，由此营造出虚拟电影院和聊天室

的氛围，处于不同空间的青少年借由弹幕实现了共

同观影。“90后”、“00后”很多都是独生子女、“键

盘一代”，弹幕建构出的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奇

妙的共时性关系对他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以使

他们有效排解孤独感。不仅如此，由于弹幕是一种

屏蔽了局外人的、同质性群体的内部互动，这种互

动所带给他们的归属感和愉悦感甚至远远超过了现

实中的人际交往。

其二，青少年借由弹幕掌握了二次生产和传

播的主动权，实现了新媒介语境下对主流文化的

弱抵抗。

各种各样的亚文化总是“代表着对一套象征秩

序的象征性挑战”，[6]弹幕也同样包含着这样的功

能。近年来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改变了青少年

在信息生产中的地位，使其在媒介话语的建构中拥

有了空前的自主权，由此一来，文本的生产和传播

逾越了原有的等级壁垒，打开了自下而上的通道。

青少年借由弹幕逃离了传统媒介传播结构的制约，

由此生成个性化的内容并展示给其他受众，弹幕成

为他们张扬自我、表达意见的有力平台。从弹幕的

语言结构及其生成逻辑中更加可以窥见青少年试图

打破主流文化单向传递的渴望。在“弹幕一族”看

来，所有的文本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也不存在

值得读者孜孜以求的本原性意义，他们要消解初始

文本的绝对权威和元叙事，反对一切意义上的垄断

和霸权，希望塑造出多样化的信息和话语形态。因

此，他们在创作弹幕的过程中频繁改变文字、符号

原有的位置与语境，颠覆他们的传统用法，通过错

位创造出新的用途。例如，在“空耳”弹幕中就存在

很多语言学上的“越轨”行为，发音的错误、语法的

错误、语言符号的随意置换等。

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90后”、“00后”

巨大的影响力在戏弄语言的行为中得到了明显的体

现，而也正是通过这种戏弄他们明目张胆地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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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关于语言的秩序和界限的规定。青少年在

语言学上的越轨行为实际上表达着他们对主流文化

的反抗，他们不仅质疑了对文化的界定方式，也对

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提出了质疑。然而，弹幕所

表达的抵抗究其实质是新媒介语境下青少年的一种

“弱抵抗”。在进入网络和新媒介时代之前，青少年

也时常热衷于通过各种标新立异的行为来捍卫自

己的文化领土和身份，他们身着奇异的装束、留着

夸张的发型、演奏着怪异的音乐，由此诞生了“朋

克”、“摇滚”、“嘻哈”等亚文化形态。在这些亚文

化形态中，青少年激烈地表达着他们对主流世界的

反叛和疏离，其背后充斥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这

是一种充满斗争色彩的抵抗。相比之下，弹幕作为

新媒介语境下的一种青年亚文化形态，更多地是被

青少年用来表达存在感、宣告话语权，它所蕴含的

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流动的抵抗行为即“弱抵抗”，

这种弱抵抗少了些战斗力，多了些轻松和随意。

其三，青少年借由弹幕完成了对日常实践的颠

覆，掀起了一场仪式化的网络狂欢。

近年来，“狂欢”作为一种分析范式被广泛应用

在传播、媒介及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狂欢理论是由

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所提出来的，狂欢具有以

下气质：它是脱离了常规和体制，是对逻格斯的反

对，是对日常生活的逃离，是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

渎，它本质上是一种反抗霸权、追求自由的文化策

略。弹幕的产生便基于青少年对主流文化的抵抗，

而它所具有的草根性、颠覆性、戏谑性、游戏性特

征均与狂欢的精神实质不谋而合。

例如，巴赫金曾指出，在狂欢节上一切话语都

是相对性的，即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模拟讽刺的对

象，被摹拟的话语与摹拟话语交织在一起，形成多

语并存现象。在弹幕文本中，青少年运用戏仿、挪

用等策略使“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

小，明智同愚蠢接近起来”，[7]多语并存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又如，“笑”是狂欢理论的一大元素，狂欢

节中的“笑”融合着讥讽与欢欣，其风格是调侃、讽

刺、幽默甚至恶搞。弹幕作为高度娱乐化的产物以

搞笑内容居多，且这种搞笑主要是通过戏谑的方式

来实现的，正如A站直接将“认真你就输啦”作为

其网站的中文域名，弹幕的游戏性与戏谑性不言而

喻。插科打诨、粗鄙在弹幕中成为寻常的交往活

动，青少年以这种方式展开着毫无顾忌的亲密接触

与互动，这无疑对其常规日常生活实践与逻辑的

颠覆。借用巴赫金的话来说，颠覆与消解本身就

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对人类“节庆性”本性的体现。

弹幕的“节庆性”在它的一系列仪式化的活动中得

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表达，诸如刷屏式的弹幕、A

站的“弹幕春晚”与B站的“拜年祭”等便具有很强

的仪式性，其目的不在于分享信息，而在于共享

意义，通过制造出“千万人一起嗨”的虚拟场景将

狂欢的气氛与感受推向顶点。“弹幕一族”通过这

种仪式化的网络狂欢，享受着脱离社会规训所带

来的片刻之愉，他们的族群认同和冒犯式快感也由

此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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